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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科技政策引言 
 

■陳博志／前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前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財經科技委員會召集人、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財經問題的改革，應該在穩健中求革新，因為激烈的變動，將使台灣

執政當局無法承受來自於巨大變革後的政、經、社壓力。 
 

 董事長、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

生。我雖是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財經科技小

組的召集人，但這整個會議其實都是許松

根教授所籌備的。這個會議是在大選之前

籌備的，他所請到的這些報告人、評論人

跟各場次的主持人，有幾個將會成為部

長，有幾個也將在新政府扮演重要的角

色，可見許教授辦得非常好。我所能做的

只有一小部分，就是本來這個會議要有一

個貴賓演講，結果因為我的能力不夠，請

不到貴賓，陳隆志先生就「處罰」我，要

我自己來做引言報告。  

 因為這一場研討會的報告人、評論人，

都是非常傑出的人士，他們可以有很多正

面的、很有意義的建議提出來。我在這裡

要引言，其實是畫蛇添足，不得已我就大

概只能講一些可能不是個別的，而是比較

整體性的，他們可能不會碰到的，還有可

能講一些負面的，而不是正面的。  

 現在我們政策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其實

在大部分時候，一個國家政策面臨的問

題，可以把他簡單區分為兩類：一、穩定

的問題；二、改革的問題。穩定跟改革總

是互相衝突的，怎麼樣在穩定跟改革中

間，求取一個平衡點，這在政策上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先要做的決定。  

 這一次，我們有政黨的輪替，換了一個

新的政府，而且人民對這個新政府有很多

的期待，希望它做很多的改革。這裡面我

們可以看到，譬如說黑金的問題，這是人

民非常關心的，也是新政府必須要做的改

革。兩岸的問題，即使我們不想動，外在

的因素第一個我們必須要做某一些更動，

另外我們馬上要加入WTO，因此也會涉

及很多政策的更動。  

 在有這麼多非得變動不可的因素之後，

我個人認為，在財經方面可能就不要採取

太激烈的變動。因為所有東西都採取激烈

的變動，這個調整的壓力，也許不是這個

國家所能夠承受，也許不是任何執政團隊

所能夠控制。所以，在財經方面也許改革

的步伐不一定要太快，也許要多維持一些

穩健的部分。當然，怎麼樣來維持穩健？

也不可能說財經方面完全不動，有很多東

西還是需要來動。譬如說，像黑金的問

題，本身黑金既然有一個「金」在那裡，

當然一定是財經問題居多，所以，很多結

構性的問題還是需要來改革。  

 剛剛提到兩岸關係、WTO，都是跟經

濟有關，這一部分也一定要有政策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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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須要做相當多的改革。這一些改

革，要怎麼樣來做？或者說，新政府該注

入什麼樣的新政策？   

 首先，我們來看，新政府跟舊政府，有

什麼樣的、面對什麼樣的差異？或者他們

要注意什麼？我想有兩個角度值得來注

意：一個角度是說，新政府跟舊的政府它

的資產，它的負債，或者它的包袱有什麼

不同？它的理念有什麼不同？這會涉及到

它要做的改革是在什麼地方，要注意的是

在什麼地方。另外一個，陳水扁先生當過

台北市長的經驗，他的團隊裡面有很多是

從台北市政府裡面出來的，值得他們注意

的另外一個事情，就是中央政府跟台北市

政府有什麼樣的不同？要掌握到那些不同

的地方，做起來才會比較順利一點。  

 我們可以這樣看，台北市政府跟中央政

府的不同，台北市政府做一個地方政府，

大部分的政策、大部分的法規，它該做什

麼事情，甚至政府的架構是怎麼樣，其實

都是已經訂死的。台北市政府最主要的動

作，就是把這一些既定的工作，怎麼樣把

它做得更有效率？怎麼樣把它做得更好？

這是一種作法。可是中央政府卻是要負責

擬定各種各樣的政策、國家的大政方針，

因此，就不是一句說「認真、打拚」就可

以解決。這裡面很多可能要比在台北市政

府的時候，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協調，這

個是新政府必須要做的一個調適。  

 新政府跟舊政府在它的理念、在它的資

產、在它的包袱上面的不同，那麼它的政

策也會不一樣。我們現在來看，新政府跟

舊政府理念上當然有一些不同，不過理念

上大概可以妥協。可以看到陳水扁先生，

即使在兩岸政策上面，也已經有很多妥

協，所以這理念的問題，當然要去注意

說，應該是可以妥協。大家比較注意到的

是新政府跟舊政府的一個差別：新政府在

立法院沒有辦法，或者很可能沒有辦法掌

握過半數。沒有辦法掌握過半數，它在施

政上面很多作法，當然比較可能引起爭

議，要把它做好，就必須要更講道理。用

道理、用人民的意願，來克服在立法機關

的一個障礙。  

 新政府跟舊政府其實還有一個不同的地

方，就是新政府跟舊政府比起來，在舊政

府的時代，從幾十年前開始，我們可以看

到，尹仲容先生、李國鼎先生、俞國華先

生，後來的徐立德先生、蕭萬長先生，某

種程度都是財經強人，李總統自己也是財

經背景出身。因此，對各部會中間政策不

一致的地方，有強人可以來做一些仲裁、

做一些協調，可是即使是這樣，我們可以

看到在舊政府時代，還是有許多各部會之

間意見衝突的問題。譬如說，財政部跟經

濟部，在稅收跟產業政策上面，一直有很

激烈的爭論地方。另外有爭議才好，有一

些政策實際上，有的部會它不同意就來抵

制，問題就很難辦。譬如說，過去陸委會

有大陸的政策，可是有某一些財經首長就

一再放話，反對這樣的政策，我們可以看

到。大家更看不到的，譬如說不是屬於財

經部會的內政部，實際上主管很多跟財經

有關的問題。內政部曾經做出財經部門深

深不以為然的勞動基準法，這大家都有看

到，可是內政部在土地規畫方面，所做的

很多保守的想法，實際上對整個經濟發

展，造成很大的一個衝擊。  

 我舉兩個例子來說，譬如說，高速鐵路

要興建的時候，想要在高速鐵路車站附近

做區段徵收，可是規畫單位所要徵收的面

積，內政部就不答應，內政部認為都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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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是我的權利，怎麼高鐵局規畫起都市來

了。同樣的，我在十幾年前就一再主張說

為了工業發展，我們要發展這個技術的密

集產業，需要有人才，而人才都很重視生

活環境。因此新的工業建設、新的工業

區，必須要配合良好的生活圈。我主張應

該讓民間來開發新工業都市，不是工業區

而已，而是工業都市配合生活機能，都應

該有，可是這樣一個構想一直沒有辦法推

動，事實上蕭院長在他經濟部長任內，他

就同意我這樣的看法，但是實際上沒有辦

法推動。六輕要做一個麥寮新市鎮，內政

部反對，我們幾個科學園區沒有好的住宅

區來跟它配合，一直到最近第三科學園

區，總算我們的企業家講話了，應該要把

生活區規畫出來。  

 所以各部會中間的政策協調問題，其實

是非常非常得大，即使過去有強人都擺不

平。我記得有一次李總統請吃飯，然後我

就在發牢騷，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很多

建議都是白講了，然後李總統講了一句

話，他說你要知道，中華民國的事情不是

總統決定了、院長決定了就可以，所以你

們要多講話、多寫文章。但是，事實上政

策協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就現在新的

政府來講，我們新的政府很多首長能力很

高、理想很高，這是一個好的現象，不

過，能力很高、理想很高，難免也就有所

堅持。而以現在來看，似乎不太可能有一

個人能夠居於一個主導、來協調的角色，

事實上恐怕也不行，任何一個人能力再高

都有他的短處，而這一些部長已經能力都

那麼高了，很難有一個更高的人來做協

調。如果讓高層身邊的人來做協調，也許

問題會更大，所以我會主張，未來的這一

些財經首長，應該要彼此之間多溝通、多

協調，經常來開會，什麼問題關著門大家

要怎麼樣來吵架，吵到有一個共識，這樣

比較好一點，這些政策的問題才能好好的

解決。可是有人可能會說，這些部長都那

麼忙了，哪有時間再來開會、再來協調

呢？我有一個建議，這個建議其實蕭院長

要接院長之前，也有某一個管道要我提

議，我也提了這樣的建議，只是不曉得後

來有沒有送到蕭院長那裡。建議很簡單，

就是部會首長儘量不要演講、儘量不要去

應酬，把時間留下來，彼此之間多做協

調、多做討論，或多找專家來討論，把演

講跟吃飯的機會，讓給我們這一些教書的

人，有一點外快來補充一下營養。所以再

一次提出這樣的呼籲，希望新的財政首

長，彼此之間多做協調，這樣我們的政策

才可以比較好一點。  

 具體來講，我提幾個新政府可能犯錯的

地方，可以讓新政府參考。第一個要去注

意的是，全民都希望新政府把黑金掃除，

這個是大家都有共識，但是怎麼樣掃除黑

金？掃除黑金有兩個辦法：一、雷厲風

行，抓到就嚴辦，當然不一定槍斃，就是

儘量去抓；另外一個是制度上改革，讓黑

金沒有存在的空間、沒有存在的必要。這

兩個當然都應該做，可是以新政府的理想

性，我會擔心他們在掃除黑金方面，會採

取一些過份激烈的手段，可能讓整個行政

效率草率化，如果所有事情都要照法規去

做，依法辦事，效率可能會打折扣，如果

政府做什麼動輒得咎，可能會被懷疑跟黑

金勾結的話，很多政府官員也就會畏首畏

尾。一般經濟理論都提過，對違法的事

情，如果不從根本解決，而要從取締來解

決，那麼取締本身會有很大的成本，而且

取締本身會產生相當大的負作用，但這並



財 經 與 科 技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0期／2000.06.30 53 

不是說不要取締，當然要取締，由司法來

做，不要在行政上面設下太多的干擾，這

是在打擊黑金方面我個人的講法。第二，

行政效率低也是人民對舊政府很多不滿的

地方，新政府團隊在台北市政府時代，行

政效率讓人耳目一新，但是這耳目一新是

有代價的，做為一個新政府的朋友，我希

望今天有機會把這東西講出來。  

 這一個行政效率的提升，給台北市政府

員工非常非常大的壓力，是不是完全公

平，說真的必須去檢討，但是更嚴重的，

是依法行事，很多必須要去做的事情，到

最後卻被套上擾民的莫須有罪名。有營建

業的朋友跟我講說，本來兩個禮拜可以下

來，現在依法辦事，表面上沒有錯，每一

個地方看起來行政效率都很高，但是結果

申請了好幾個月，還沒有拿到許可，對一

個營建業來講，壓積太久，本錢在那邊，

所以行政效率的提升，這一部分要怎麼樣

來做，不要讓公務員受到不該或過大的壓

力，不要讓人民碰到這一種，要提高效率

結果反而造成不必要的困擾的問題。  

 第三，我想講金融的問題，我們的金融

機構有很多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們過去在

處理金融機構的時候，確實也採取了一些

從報紙上來講，不合學理或不公平的作

法，大家都很反對，但是金融機構的問

題，必定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民進黨是在

執政，作法當然不一樣，也許有人會主張

該倒的就讓它倒，這個我也同意，問題是

要讓它怎麼個倒法，不要讓它倒的方式，

對整個國家造成很大的傷害，這是新政府

必須要去注意的，而且新政府剛開始執

政，如果一下子倒了那麼多家，大概也不

是那麼好玩的事情，不只是對新政府造成

衝擊，對整個國家也會造成衝擊。國民黨

時代處理這些金融機構，儘管不是很合

理，但是我可以講一句話，國民黨處理這

些企業的財務危機或金融危機裡面，至少

有一個能力是新政府沒有的，國民黨時代

某一個問題處理不了的，政府處理不了的

可以找劉泰英。劉泰英可以找他的關係企

業，用民間的方法把一些問題解決掉，民

進黨沒有這個資源，所以新政府要清楚有

沒有本事，不要太激進。民進黨過去長期

對社會福利跟勞工有很大的關切，這些關

切原則上是對的，但是作法上面可能會有

問題。譬如說，很多人一直喜歡問我三三

三案，這個好不好呢？恐怕有問題。第

一，我們有那麼多錢可以花嗎？財政上撐

得住？而且更重要的，這樣做是合理嗎？

是最好的辦法？舉一個例子來講，青年購

屋百分之三的貸款，從學理從什麼地方來

看，說真的都不是最好的辦法。利率隨著

經濟情況會一直在變，退休人員百分之十

八的利率是不合理的，以前利率很高的時

候，現在利率那麼低了，退休人員還拿百

分之十八這合理嗎？反過來，新購屋百分

之三，將來物價上漲，利率漲到百分之十

幾，他還百分之三，合理嗎？真正這些年

輕人付不起利息嗎？我們年輕人真正買不

起房子，是付不起自備款，不是付不起利

息，只要他有工作他付得起利息，他付不

起自備款。這整個制度是要去解決，讓年

輕人怎麼樣沒有很高的自備款就可以買房

子，不是給他利率補貼，像這一類的要去

檢討。像勞工方面，降低工作時間，這個

世界的趨勢我們應該去做，但說真的我一

直反對週休、禮拜六、禮拜天，因為如果

我們把假期集中在禮拜六、禮拜天，結果

這二天遊樂區擠滿了人你不敢去，禮拜一

到禮拜五遊樂區沒有人，這一些觀光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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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不下去，這是個體來看，從整體來看

這是資源的浪費，我們蓋了一個旅館只住

兩天，然後我們工廠我們這些辦公設備，

買了設備只用五天，另外兩天放在那裡閒

著，這個不是好的制度，人家西方國家週

休二日，禮拜天是有事的，禮拜天是要上

教堂的，我們沒有那麼多人上教堂，上教

堂的可以選擇禮拜六，其他的要把這個休

假打散開來，讓觀光區每天都有生意做，

讓大家自己去協調，看要什麼時候休假，

看來很複雜，當官的人都會怕複雜，但

是，服務業辦得到，其它產業一樣辦得

到，這個就不要急躁，我想這個我們應該

再去檢討看看。  

 社會對公平性的重視，影響到一個問

題，就是租稅政策，我們很多人包括新政

府裡面的某些人主張，我們租稅的公平，

每一個產業的稅應該要一樣，可是我可以

告訴大家，我們是一個開放的經濟，我們

的產業很多面對國外的競爭，可是國外很

多國家對個別產業有特別租稅優惠，如果

同樣一個產業，新加坡免稅我們要稅，我

們的產業怎麼跟人家競爭，怎麼樣把投資

留下？每一個產業面對的環境是不一樣

的，如果強要每一個產業的租稅一樣，而

不去考慮國際間的公平，會傷害到我們產

業的發展。  

 在某一些看起來，也許不夠環保的重大

投資案，就要把它停下來，其實這一樣值

得考慮，環保可以改善，這重大投資案可

以要它改善它的環保。但是如果因為它有

環保的顧慮，就好像故意不讓它做，故意

幫它做當然不對，但是在合理的規畫，它

能做還是要讓它去做。一個國家的經濟發

展需要很多投資，過去舊政府這麼鼓勵重

大投資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國內投資不

夠，重大投資很多問題，鼓勵幾個案子投

資就出來了。如果我們把重大投資，把它

阻止掉，然後這一些投資能變成高科技，

能變成我們想要的投資嗎？能變很好，萬

一不能變，而且我猜很可能不能變，至少

有一部份不能變，那麼我們的總投資就會

減少，整個經濟成長率就會降低，降低之

後很多經濟問題就會出來，新政府自然不

要小看這一個問題，要小心一點。  

 核四廠的問題也是一樣，我是一直堅決

反對核能發電，事實上我為了反對核能發

電，曾經跟某些政府高層弄得不太愉快，

但是核四廠已經蓋了一半，錢已經花下

去，要不要再蓋一定要先做評估，而不是

說原來反核電，現在就一定要反到底。已

經花下幾百億的東西，對一個國家來講，

幾百億是很大的一筆錢，不要輕忽它。  

 最後，提一下兩岸的政策，兩岸政策實

在是講不完，不過還是要提一下。新政府

因為它原來的出身背景，中共對它一直不

放心，新政府當然也想表達善意，要來改

善兩岸關係；另一方面，在選舉期間，大

家為了爭取選票，也開了很多兩岸政策的

支票，可是我還是要再強調，我們過去對

兩岸經貿往來限制的政策，不是純粹從政

治面，其實很多從經濟面來出發。簡單的

來講，台灣現在國民的儲蓄，大概佔國民

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五，還不到百分之二十

五，國民的投資，全國的投資GDP百分之

二十三，換句話說，差不多不到兩個百分

點GDP的超額儲蓄。我們對外投資如果超

過GDP的兩個百分點，那麼國內的投資就

會被排擠掉，這個問題不能不去重視，而

且雖然兩岸都要加入WTO，加入WTO之

後，中國大陸是以開發中國家正式加入，

我們以先進國家正式加入，面子很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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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理由，我們的關稅要降到幾乎等於

零，我們所有的政策都要透明、都要公

開、都要對全世界的廠商公平，我們要買

一百萬的東西，就要開國際標，但是中國

大陸它是開發中國家正式加入，它的關稅

還可以很高，它的國內還有很大的政策彈

性，來幫助它的產業，它還可以用它的國

營事業，甚至用它的政治干預來做為產業

政策的工具。所以，我們跟它是立在一個

不公平競爭的地位，不要盲目相信說自由

競爭，人家沒有跟我們自由競爭，我們是

面對不公平的競爭。我們在兩岸政策的調

整方面，還是要去考慮到對經濟面可能造

成的衝擊，不要只為了政治的善意，然後

使兩岸政策，成為泛政治化的政策，而不

顧實質面的問題。         ◎  

（此專題演講發表於 4月22日舉行的財經

與科技「新世紀政策」研討會，由陳雪琴

記錄整理。）  

 


